
20140827 黃國昌 與 Ptt 鄉民有約 

註記：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 

主持人：大家好，目前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的是「PTT鄉民有約」這個活動，我是

這個活動的共同的那個主辦人，我叫林祖儀，我們是PTT實業坊，那我們今天辦

這個活動最主要目的是因為我們希望可以讓粉絲團有一些活動，然後可以讓更多

人知道PTT這個存在，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說可以藉由PTT上面備受討論

的人物，那我們邀請他過來跟鄉民進行對話，所以說我們在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最主要的話，我們會把70%的題目是在事前的時候跟鄉民們來募集的，那另

外有30%的話，則是從現在開始，就各位可以在直播牆上面來進行提問，或是說

到看板上面進行提問，那我們的工作人員則是會把它收集下來，那等下的時候會

回饋到我們這邊。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貴賓是我們的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員，黃

國昌老師，請黃國昌老師跟鄉民們問好一下。 

 

祖儀好，各位PTT上面的鄉民大家好。 

 

主持人：好，那首先老師，就第一個要問你的第一個問題是說，就是我們這位鄉

民朋友他是問說今天陳為廷他的啟蒙書是：《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那

接下來想問問看老師是說，是什麼事情或是什麼樣的書籍，然後引導你來投入這

樣的公民運動？ 

 

其實沒有特別的書籍耶，因為高一的時候，那個時候其實就開始慢慢在校園

裡面做一些學校不是很喜歡的事情，那當然我高一那一年的年代對於你們現在來

講比較難想像，我之前在幾個演講的場合也曾經提過，我那時候高一的時候本來

是打算要當醫生了，後來之所以會決定要改念法律系一個很重要的轉折是高一的

時候參加了那時候建中辦的辯論賽，那個辯論的題目是：「我國國會應否全面改

選」，那這個題目對於各位來講是一個很荒謬的題目，但是你放在我們那個時候

的時空背景下面來看的話，值得反省的是在我們那個時代，這個竟然是一個值得

辯論的題目，那大家大概就可以想像說我們以前在高中甚至更早之前所受到的教

育它裡面的品質跟它洗腦的程度有多嚴重。 

 

那也是因為這個題目所以我才開始從一個只念教科書的學生，大量的涉獵一

些...在那個時候還是所謂黨外的雜誌，看了滿多黨外的雜誌以後，才知道原來現

實我們國家運作的狀況跟教科書裡面寫的有相當大的距離。 

 



主持人：所以說後來就是才讓老師開始逐漸投入了這樣的公民運動。 

 

對，那後來一旦決定要念法律了以後，從高中到大學，在校園裡面自然就會

關心跟校園有關係的事情，那到大學了以後，剛好也是在臺灣民主轉型風起雲湧

的年代，所以不管是圍牆內還是圍牆外的校園活動或者是臺灣民主改革的運動，

其實參與的都不少。 

 

主持人：在老師參與這些的過程之中，我們可以看到老師有逐漸地找到了許多共

同的夥伴，像現在成立的島國前進，所以說這位鄉民想要問老師說，可不可以用

一句話來形容你的夥伴，林飛帆。 

 

他個人嗎？ 

 

主持人：對。 

 

他是一個具有領袖氣質的同志，對我來講，現在。 

 

主持人：那麼還想問說那針對島國前進的女神，林亮君，您對她的一句話的形容

的話，你們會怎麼形容她？ 

 

聰明、認真、負責。 

 

主持人：那針對陳為廷的話，你會用哪句話來形容他呢？ 

 

很頑皮但是很善良的大男孩。 

 

主持人：現在老師因為跟這群夥伴就是開始來進行了許多的活動，但是這位鄉民

也想提問說，像在進行這些活動的時候，難免很可能會受到許多人的質疑，像尤

其是有些鄉民可能也會逐漸地參與，不管是受到島國前進的號召或是其他公民團

體的號召而逐漸地站出來進行行動，但是這時候很多鄉民會開始想說，因為畢竟

他們這時候出來，來表達一些訴求、表達一些音量的時候，這時候也會看到說，

可是這時候其實好像在跟整個社會對抗一樣，那這樣一來的話，就是這位鄉民想

問老師說，那您是怎麼來確認自己的道路是正確的？以及您在這樣的一個逆境之

下，您是怎麼堅持下去？ 



  

第一個就確認自己的信念是正確的這件事情並不容易，它其實需要很多的思

考還有反省的過程，也就是說，其實在我自己成長的歷程當中，有沒有犯過錯？

當然有，而且犯的錯還不少，那對於很多自己相信的事情其實是在不斷摸索跟思

考的過程當中被確立下來的，那以現在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來講的話，我並不覺得

我們在跟整個社會對立，譬如說在太陽花運動的期間當中，我們提出了「先立法

後審查」這樣一個原則，要求必須要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在3月的時候，事

實上這樣的訴求就已經得到相當多的支持了，那在那個時間點我們事實上可以說

是逆流而上，所謂逆流而上指的是說，在太陽花運動以前，「先立法後審查」的

這個訴求不僅是國民黨不理我們，事實上連民進黨都不支持，那但是透過那段運

動的期間，我們不斷地把這個道理說清楚，就會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那你說

那個道理其實一點也不複雜，我們只要堅持我們在這個社會裡面民主跟法治的價

值，自然而然就會得到那個結論。那我相信到目前為止，特別是在張顯耀的事件

結束了以後，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建立的必要性，我相信應該不用再多所爭論了。 

 

那第二個事情是，以島國前進現在所在推動的補正公投法的運動來講，我們

也不覺得在跟社會對立，因為我們要的訴求很直接，某個程度上也滿卑微的，只

是希望把我們受到憲法所保障創制、複決、公民投票的權利還給人民而已，那這

種要求還權於民的運動，我們對抗的是把我們的權利剝奪走的這些政客，那跟這

些政客對抗本來就是在公民運動的過程當中勢必會發生的事情，但是你說跟整個

社會在對抗，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 

 

主持人：瞭解，那這位鄉民也同時繼續詢問是說，他是覺得說臺灣人難免還是，

有些人會是比較是那種三分鐘熱度，那所以也想問問看老師說，有沒有面臨到說，

隨著318學運之後，現在離318越來越長的時間之後，會不會遇到說可能周遭人

的反應是真的比較冷漠了嗎？還是有感受到說其實大家是越來越熱情？ 

 

其實我會覺得，其實不僅僅是在臺灣的公民運動，你如果看在世界上的其他

國家發生的一些運動的話，在運動的期間它所展現出來的那一種張力跟它那一種

訊息很快的去...去感染整個社會的那股力量，它是絕對沒有可能說可以維持一段

相當高張力，不斷地去維持下去，就這件事情你從歷史上面發生過的運動來講，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你說那個熱情慢慢在消退，或者是關心的人越來越少，我會



覺得說你要看你從什麼角度在看待這樣的事情，因為當初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

我知道很多很關心的朋友，其實在過去這段期間以來，包括我們前一陣子去美國，

其實才剛從美國回來，因為我是在臺灣還有很多事情，那飛帆跟為廷他們事實上

都還在美國。在美國那段期間當中，很多人說他們在運動的期間當中是睡不著覺，

24小時在看電視或是網路上的轉播，很關心說裡面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那你如

果講的是那種程度的關注是不是有消退，當然有。 

 

那但是比較重要的事情是說，在這個運動那麼高的張力消退了以後，我們接

下來所看到的可以說是百花齊放的一個現象，也就是說不管是在公民社會還是在

學生，大家會看到各式各樣不同的組織出來，那有的會關心校園的議題，有的關

心在地的議題，有的會關心一些全國性的議題，譬如說以割闌尾的活動來講，那

你說就割闌尾的活動，事實上這群人他們可能本來就沒有什麼社會運動或者是公

民運動的經驗，那他們集合起來，願意把這件事情，努力的想要把我們憲法所賦

予的直接民權，就是罷免背棄民意的政客的權力要回來，這件事情本身我必須要

講是，不管最後割闌尾最後的結果是成功還是不成功，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它所

發揮教育的功能，或者是說讓更多的人知道說，當我們面對背棄民意的政客，我

們事實上是有自己的武器，甚至到更深一層的去檢討目前整個罷免法制對於罷免

權不合理的限制，我會覺得都是有相當正面積極的意義的。 

 

主持人：對，像現在我們有許多的團體然後以及許多的議題正在這個社會上面備

受討論，然後以及同時也有許多的團體現在試著來影響周遭的其他的人。那麼接

下來這位鄉民是想要問老師說，只是在這個時候畢竟有些人可能還是，可能會是

比較頑固的，他可能不見得會聽得下去這樣，那我來還原一下這位網友的提問，

他問說老師你有試圖來喚醒身邊689長輩的經驗嗎？那以及有沒有什麼成功的

經驗可以分享？ 

 

其實我自己之前在接受，在上一些節目的時候，就電視節目的時候，因為第

一個我...我不太喜歡上談話性的節目，那當然有很多理由，在運動的期間當中之

所以上談話性的節目，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幫這個運動宣傳，把這個運動的理念

說清楚。那離開議場以後，就基本上對於談話性節目的邀約就不太接受，那後來

有再上幾次，其實比較大的理由是在於說，還是幫特定的運動做宣傳的目的。 

 

主持人：辛苦老師了。 

 



不會不會，那在上那些節目的時候，當然有時候那些主持人他們會比較難避

免的去問比較私人的問題，就像今天這樣子的問題一樣，那我曾經講過說，我不

太會用所謂說服的方式去...嗯...跟人家爭辯說我在做的事情是對的，或者是知道

他的立場以後，用一種很刻意的方式去想要辯倒他或者是說服他，我對於自己周

遭所謂...可能之前是支持馬英九或者是國民黨的一些朋友，我很少是動嘴巴說的，

我大概就做我自己該做的事情，那其實當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看著你在

做這些事情，我必須要說他們心裡是有感覺的。 

 

那很具體的就是像我自己太太的家庭，他們事實上可以說是，其實我不太喜

歡用藍綠來講啦，那我也不太喜歡用689跟609來講，因為不管藍綠還是689、609，

其實我們都在一條船上，那但是我們就為了討論方便起見，姑且這樣分，對於我

太太他們娘家來講，他們可以說是算是深藍的家庭，但是我做的事情到一個階段，

其實我的岳父岳母他們看著我在做這些事情，那他們也知道我的生活作息，那他

們聽我寫的東西、在外面講的話，我會覺得那個感染力是讓他們也認同我在做的

事情的時候，某個程度上我會覺得那個是對自己在做的事情的一點點肯定，那對

他們所造成的改變，我覺得就是在那個潛移默化當中，所以如果今天網友問我的

問題是說，如果要學什麼樣的話術，透過話術去說服那些人，我必須要很慚愧的

講我沒有很好的答案。 

 

主持人：老師講得很好啊，其實老師答案就是：做就對了，用行動來感染這些人，

就像老師剛剛所提到是說，因為你有上，就是為了要宣傳理念，所以有上了一些

政論節目這樣，對啊，其實那時候像我們PTT鄉民我們都還記得，當時八卦板的

文章裡頭，只要黃國昌老師上的政論節目的話，幾乎篇篇都被推爆，因為在這個

時候，老師的對談非常犀利，總是一針見血。那這位鄉民就想問說，哇，老師在

那時候也是得到了「戰神」這個封號，但是老師也有表達過說，欸，戰神這個封

號其實是讓你有備受困擾的，所以可不可以請老師分享一下說，您身為戰神的心

情。 

 

其實我覺得這些稱號可能是媒體他們為了要去promote他們可能自己在新

聞上面的點閱率也好，或者是為了marketing的角度。 

 

主持人：不會，不只啦，其實鄉民們都稱呼你戰神。 

 

真的喔，但是老實講我自己是，(抓頭)，就是如果有人叫我戰神的話，我真的會



愣住，不曉得…… 

 

主持人：就有人叫你戰神，你不會回頭回答他對不對？ 

 

對，就不知道該怎麼樣子去...去反應，那不過嗯...如果說這個稱號本身對這

個運動目標的實現，或者是這個運動的推廣是有幫助的話，我是不會太介意啦。 

 

主持人：樂意當個戰神這樣，不過這位鄉民繼續問了一個往下問的問題，這位鄉

民她說她自己是一位兩個孩子的母親，她也想問看看老師說，因為老師像這樣子

擔任戰神，然後為了許多理念這樣奮鬥，可是因為老師現在也是有了孩子、有了

家庭，那您會不會擔心說，今天您在為了這些理念奮鬥的時候，這時候難免可能

會得罪了一些人這樣子，這時候這位媽媽想要問說會不會擔心您的太太或是孩

子？ 

 

當然會啦，所以我自己習慣就是把我自己公領域的事情跟私領域的事情分得

滿開的，那我之前在外面參加一些活動的時候，事實上我都不太希望說小朋友來，

那理由是說，就我可能在一些活動或是運動的現場也沒有那個時間或者是精神去

照顧我的家人，那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因為在家裡的時間真的比較少，那我太太

就會不太高興，她就會堅持要帶小朋友來，那理由是說，如果她沒有辦法帶小朋

友來，那我回去的時候小朋友又都在休息，那…… 

 

主持人：他們都看不到爸爸。 

 

對，這個就是一個很直接的理由，那也是因為這個樣子，所以之前對於...

就是說反對我的人或是批評我的人，他們要對我個人怎麼樣，其實我都沒什麼關

係，就是你就來嘛，那但是他們如果跨過那個線去騷擾我的家人，就會讓我覺得

很憤怒，比較典型的例子事實上是在那時候反媒體壟斷、反旺中運動的時候，那

那時候旺旺中時派一些狗仔隊，他們明明，因為就跟蹤我嘛，明明就知道我在研

究室，趁我不在的時候還去我家裡騷擾我的家人，對我來講那個就已經…… 

 

主持人：越過線了。 

 

就已經越過那條線，就讓我已經有一點沒有辦法忍受。 

 



主持人：好，那我們來轉換一下心情，就是這位鄉民則是來提問說，就像那時候，

老師那時候在高雄演講的時候，因為某些原因，所以那時候淋了一場雨這樣，然

後這時候這位鄉民想問說您在這麼忙碌的生活之下，那怎麼樣還是有辦法保持一

個這麼棒的體態這樣，想問說你怎麼做到的。(黃國昌笑)，老師不用害羞。 

 

(黃國昌抓頭) 

 

沒有這個問題本身就...就讓我有點尷尬，因為其實我的體態並不好，我講實

話，我的體態其實並不好。 

 

主持人：沒有關係啦，這位鄉民是說，他覺得您有優美的體態這樣，然後他問說

您是有特別在進行運動嗎還是？ 

 

沒有啊，就其實...嗯...我自己之前體態好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我自己知道，所

以我說我現在體態不好絕對不是在客氣。 

 

主持人：那我們鄉民都沒看過，那活動結束之後可以提供一張讓我們放在粉絲團

上面嗎(黃國昌笑)。 

 

不過我自己比較滿意我自己的體態是我那時候在日本做研究的時候，就那時

候還沒拿到博士學位以前在日本做研究的時候，那個時候真的很辛苦，因為每天

從宿舍到...因為我那時候做研究的地方是東京大學，那我住的地方在きちじょう

じ，在吉祥寺，我必須要騎腳踏車騎半個小時，然後坐電車坐40分鐘，再走路走

20分鐘才能到學校，那每天這樣來回往返，那個時候又沒有錢，日本的食物又很

貴，所以那時候過得其實很清苦，那樣的清苦的生活其實對我自己身心的磨練是

很有幫助。 

 

那現在的話在中研院，我現在選擇的運動是打網球，所以我會固定有一個時

間打網球，那但是過去的這半年多來，我固定打網球的時間已經沒有了，那沒有

的理由也很簡單，就是本來固定打網球的時間現在必須要被挪到去忙其他的事情，

所以運動的時間就減少了。 

 

主持人：瞭解，好，那希望老師還是可以維持這樣的體態，不要讓我們看到更大

隻的黃國昌老師。好那這位鄉民還想詢問說，就是你在社運界有個稱號，也叫作



「雨神」，就每次您只要一出現的時候，那個社運場合都會下雨這樣，如同上次

之前我跟你運動的時候，也的確常常都會遇到下雨，然後這位鄉民想要問說您對

「雨神」的稱號有什麼想要反駁的地方嗎？ 

 

沒有啊，我們上一次去淡水，島國前進跟割闌尾的朋友一起在淡水辦活動的

時候，那天就豔陽高照，從頭到尾就沒有下雨啊。 

 

主持人：好，老師提出實證，也還是有豔陽高照的時刻。 

 

所以前...前面的那個應該都只是巧合啦，嘿。 

 

主持人：意思只是一場誤會而已。那這位鄉民繼續問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他是

說他覺得島國前進的連署活動似乎遇到了一些瓶頸，所以想要問問看說島國前進

接下來往下有什麼計畫。 

 

就島國前進來講，我必須要講我們除了延續在議場裡面所提出來那些訴求以

外，現在當然另外一個進行的運動主軸是在進行補正公投法的活動，這個運動從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道路，某個程度上面來講，你可以

說我們是在割一條最大的闌尾，那個是以全國為選區的闌尾，是一條超級大闌尾。

那在整個過程當中，我們知道很辛苦也很困難，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上面來講，這

是必須要做的事情，那為什麼我會說這是一個必須要做的事情呢？因為在進行所

謂補正公投法連署活動的時候，在形式上面大家看到的是那張連署書，可是在實

質上面，你某個程度上是在進行公民教育以及跟一般的民眾在做意見的交換跟溝

通，大家大概很難想像說，在我們一般的臺灣民眾當中，有很多人事實上是連公

民投票這個制度根本不瞭解，就是什麼是公投，這個制度他完全不瞭解，那因此

你要去說服他支持公投法補正的這個訴求的時候，你就必須要從頭開始解釋說公

民投票制度是做什麼的，那這個是我會說某個程度上它是一個教育的過程。 

 

那第二個部分它也是一個組織串連的過程，所謂組織串連的過程指的是說，

我們現在在全國的各個地方成立了我們的工作夥伴，那也是希望說，如果我們希

望把我們的直接民權奪回來，如果我們希望能夠改變臺灣的民主政治，我必須要

講說，以前的運動型態可能是在台北開記者會，到立法院前面去做一些抗議的活

動，但是你要去改造臺灣公民社會的體質，絕對不是靠在台北開記者會或是每一

次在立法院前面的抗議活動就可以達成的，你必須要走入社區、走入鄰里，那我



們在做的是這樣子的工作。 

 

那因此對於我們來講，我不曉得要用什麼樣形式的標準去衡量說它到底是成

功還是失敗，你如果問我個人的感受的是，我們只要每出去做一次，每出去做一

次，那讓這個活動不斷地在進行、不斷地在滾動，接收到這個訊息，認同這個理

念，而且願意參與的人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就不斷地在往前邁進，當我們不斷

地在往前邁進跟你一開始就選擇說，啊，這件事情好像不會成功，這件事情很困

難，因為我們選擇都不要做比起來，絕對是更進一步。 

 

主持人：因為這個問題是有問到說島國前進的連署活動嘛，那這邊或許有些鄉民

可能不太瞭解說島國前進現在正在進行什麼活動，那不過因為補正公投法這的確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可不可以再請老師跟大家介紹一下說這件事情是什麼，

以及為什麼它很重要。 

 

我想太陽花運動期間跟結束以後，它之所以可以引發臺灣社會這麼大的迴響

跟支持，除了馬政府他們在進行服貿協議的黑箱作業以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訊

息是，對於臺灣代議民主失靈大家的不滿，那當我們在談代議民主失靈的時候，

你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一個是說從我們以前在憲法或者是相關的公民教育所學

到的，我們憲政體制下面的監督制衡機制其實有兩個側面，第一個側面是行政立

法司法三權監督制衡的機制，那這個機制在我們目前的政治運作下面，事實上並

沒有發揮實際的作用，那這個部分的矯正必須要透過修憲才能夠達到，但是修憲

這件事情的門檻太高了，這是一個值得努力的目標，但是還需要相當長的時日。 

 

那第二種監督制衡的機制我會把它稱之為一種垂直式的，也就是說當我們的

國會它所做出來的決定是違反民意的時候，我們另外一個矯正的機制是憲法所賦

予我們創制複決的權利，也就是公民投票的權利，但是這個公民投票的權利目前

被我們現在所實行的《公民投票法》層層不合理的規定，實際上面已經剝奪了我

們受憲法保障的公民投票的權利，那島國前進現在在做的補正公投法的運動就是

希望透過修改《公民投票法》，那把本來屬於我們可以用來矯正代議民主失靈的

直接民權從政客的手上奪回來。 

 

那這個部分的努力要透過修正法律的層次，那修正法律的層次某個程度上來

講當然也是困難，特別是在目前國民黨所占的立法委員是多數的情況之下，但是

相對而言它跟修憲的訴求比起來，它是一個相對比較有可能去實現的一個目標。 



 

主持人：因為我本身我有在逛PTT的公民覺醒板，那裡面常常也會有些人會討論

到島國前進，有些人也會覺得說他們支持這個理念，只是他們不知道要怎麼來幫

忙，那對於這些人來說的話，老師覺得說他們可以透過哪些管道來協助你們呢？ 

 

我們現在，第一個島國前進有臉書，我們也有自己的網站，那最低層次的支持就

是到我們的臉書的網站去下載公民投票的連署書，那寄回來給我們，你如果願意

再做得更多一點的話，你周遭的親朋好友、鄰居同學，你花一點時間跟他們解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那這件事情對於我們作為一個公民，特別是要去教訓或者是

要去改正目前這一些失控的代議士的行為有什麼重要性，說服他們也簽了這個連

署書，那當然你在說服他的過程當中，就像我剛剛講的，不是形式上多拿幾份連

署書回來，而是在那個溝通的過程當中，你事實上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的重要

性。 

 

那當然你如果願意再做得更多的話，就歡迎你參加島國前進的工作夥伴，我

們目前在台北、桃竹苗、台中、台南以及高雄都有成立我們各個地方不同在地的

志工團，那現在各個地方在地的志工團也都持續地在運作，那在我們的臉書上，

對外的一些活動什麼時候會發生，在什麼地方進行都有公開的資訊，那只要有興

趣願意支持的，在我們公布的時間地點都歡迎大家來。 

 

主持人：好，謝謝老師提供資訊。接下來進到下一個問題，下一個問題是，這個

問題不只一位鄉民提問，是有好幾位鄉民提問，他們是想問說公民組合這個團體，

就是在2016年可能會推派人選來參選總統的這個流言，那老師覺得說這是一件

真的事情嗎？ 

 

我大概...嗯...先講三點啦，第一點是說，我是公民組合的發起人之一，但是

我不是公民組合的發言人，那我沒有那個位置去幫公民組合回答這樣的一個問

題。 

 

那第二個是說，以我目前所知道的，我可以證實這個是流言的理由是說，公

民組合目前的目標的確是對準著2016年國會的選舉，那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人

去討論到說，要派出候選人去參與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所以在這個層次的意義上

面，你可以說它是一個流言，因為當你說某個事情是個流言的時候，你在本質上

就已經否定了這件事情的真實性。 



 

那最後一件事情是，我雖然說到目前為止沒有，公民組合內部就我所知，沒

有所謂的要去參選總統跟副總統的計畫，但是未來公民組合裡面的朋友他們會不

會有這樣的想法，甚至有更進一步具體的行動，我不敢跟大家說未來這件事情以

後絕對不會發生。 

 

主持人：那再來這位鄉民則就是想要問老師的，就想問黃國昌老師說，未來是否

有進入政府或是加入政黨的可能性？ 

 

我這樣講好了，先就公民組合來講，公民組合目前是一個公民團體，它還沒

有成為一個政黨，那當它成為一個政黨了以後，我自己在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我

必須要做一個選擇，那理由是說，儘管它是一個不合理的法律限制，我在講的是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的事情，那《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對於我現在是一個

中研院的研究人員，雖然不合理，但是他的確受到《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的規

範，當公民組合成為一個政黨的時候，我相對去支持這個所謂的第三勢力，可以

做的事情相對的就會變少，有很多事情在行政中立法裡面是很清楚的條項出來說

我不能做的。 

 

那因此到那個時候，雖然我會繼續地支持這一個所謂新興的政黨或者是第三

的勢力，但是我大概不會容許我自己在違反法律的情況之下，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前一陣子也有一些立法委員跑到中研院來鬧，說我違反什麼《公務人員行

政中立法》，在考試委員跟監察委員同意權行使的過程當中，也有人提出這樣的

質疑，那我那時候的回答很直率啦，就是說那些立法委員事實上是連自己立什麼

法都不知道，因為法律的紅線在哪裡我很清楚，那他們連他們自己立什麼法的內

容都搞不清楚，就來胡亂的指控，對我來講我會覺得是一個滿悲哀的事情，但是

我必須要很誠實的講是說，等到公民組合正式成為一個政黨以後，我自己在裡面

扮演的角色跟分際我會拿捏得非常清楚。 

 

那第二個部分說，你說未來進入政府機關或者是說參與其他政治活動的可能

性，我只能夠說，除非有絕對的必要性，如果我有選擇的話，我會盡量的避免，

選擇不要做，就是選擇不要自己去從政，那這個理由並不是我認為說從政是一件

骯髒或者是不好的事情，我現在不斷地鼓勵年輕人去從政，基本上的想法是，參

與公共事務不是只有選舉，但是當你在參與公共事務的時候，你也不用刻意地去

排除選舉，當我們覺得這一些公共的職務對於國家未來的發展很重要的時候，我



們當然會希望…… 

 

主持人：或許就挺身而出。 

 

不是，我們當然會希望鼓勵優秀的人才去參與，那不要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

效果，那但是對我自己而言，我之所以說除非有絕對必要，要不然我絕對不會去

做這樣的事情的理由是，第一個是我現在在做的研究，並不是說我很臭屁，但是

很嚴肅的講是，我現在在做的研究，全臺灣可以做的沒有幾個人，而我現在在做

的研究讓臺灣在國際社會上，在這個領域上面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能見度跟知名

度，那我自己可能最好可以對臺灣幫助效益很大的地方，是繼續從事我現在正在

做的研究，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那第二個事情是說，從政要有一

些個人的條件跟特質，那我不認為我自己有那個條件跟特質，大概就兩個想法。 

 

主持人：其實在老師剛剛的回應裡頭也可以證明了說，之前很多新聞會來說，欸，

老師是不是上班不認真啦之類的這樣來鬧，其實就都看得出來，老師常常都還是

得飛到各國來進行研討會以及本身做的研究是有一定的學術地位這樣。這位鄉民

繼續往下還是想要問一個就是比較，比較是要問老師比較心事的部分啦，因為就

是老師您畢竟這樣經過了可能像說台大的校園改革，然後可能澄社的論證，然後

還有社運的抗爭等等的這些事情，那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難免還是會跟一些可

能夥伴或是師長或是朋友之類的，那就可能產生立場相左的情況，那在這個時候

的話，難免一般人來說的話，內心一定都會覺得相當的痛苦，而且之後可能造成

一些裂痕之類的，那這時候老師是如何來面臨這樣的情形？ 

 

其實要分好幾個不同的層次啦，第一種層次呢是說，理念其實相近，那但是

有的時候你的夥伴可能因為客觀上面一些條件的限制，有一些事情他沒有辦法做，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曾經很受傷過，但是我後來會用比較...站在對方的角度想，去

理解這件事情，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是說，其實我大學四年裡面過得最痛苦的一

年是大三那年當學生會會長的時候，你們大概很難想像說，我大三當學生會會長

的時候，那個時候壓力跟痛苦到，你知道台大新生南路對面有個麥當勞嗎？ 

 

主持人：對呀。 

 

麥當勞旁邊有一個，應該是一個宗教場所叫作懷恩堂，對不起，我不是很清

楚那是基督教還是天主教，我晚上大概忙完了學生...就是我一天忙完了學生會的



活動，我常常晚上一兩點坐在懷恩堂前面，那處理自己的心情，那理由是說那個

時候，當初要去選學生會的時候，是一群朋友說這個位置很重要，我們要一起把

它選下來，但是你會發現說在選舉的時候，抬轎的人很多，那選上了以後就一哄

而散。 

 

主持人：所以就只剩老師的意思。 

 

沒有，也不是只剩下我啦，就是本來以為有這麼多人力，那大家一哄而散，

人就變很少，但是你選上你有那麼多工作要承擔，你也不可能跟大家講說，啊因

為大家都跑了，所以我也不想玩了，拍拍屁股就走了，那那個時候其實心裡面會

滿難過的，就是說，欸，當初其實有很多朋友做了很多承諾，說要一起做這件事，

那怎麼後來大家都跑了。 

 

但是我後來，我說時間過久了，比較站在對方的角度去理解是說，那個真的

是要花很多時間，就你如果要認真做的話，真的會讓你在學業上面的時間會侵蝕

掉非常非常多時間的一個工作，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上面，那個時候當時當然是

覺得很受傷，可是我覺得等到自己慢慢成熟了以後，就比較能夠寬容的對待。 

 

那第二種情況是說，你以為他跟你是理念上相近，但是事實上他有另外其他的想

法，那那個給我的傷害事實上是比較大的，那特別是說...嗯...(停頓九秒)，嘖，

沒有(嘆)，沒有，我要想一下該不該講，因為那個講下去，人會變得越來越具體，

我先抽象的這樣講好了啦，因為我不太希望說太具體去…… 

 

主持人：讓大家猜出他是誰。 

 

對對對，嗯...有一些人他是在公開的場合上面，他會跟你講說他認同這樣的

理念跟價值，願意跟你去做一樣的事情，但是在關鍵的時刻的時候，事實上他在

做的是在幫權力者服務，那甚至在後面補你一刀，那那個會很痛，那個非常非常

的痛。但是我覺得我自己幸運的是說，在這些事情的過程當中，你歷經了一些風

風雨雨，最後還是會有跟你在一起奮鬥的朋友，那那些朋友跟你歷經了一些過程

以後所留下來的朋友，那個就真的是朋友，所以你說我到今天為止，現在，我的

朋友其實很少，對，真的，我的朋友非常少，但是那些朋友都是在大學時代，真

的大家一起奮鬥，一起為了一些事情堅持到底的朋友，像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像

島國前進的陳惠敏老師，她是我台大學生會的副會長，那個時候太陽花運動的時



候，大家很少看到她在前面，她都在議場的最後面，她在議場的最後面她整整待

了24天，24天全部都在那裡，那離開議場了以後，後來決定要成立島國前進這

個組織，我打個電話給惠敏，她其實根本搞不清楚我要幹嘛，但是我打個電話給

她說，我決定要成立這個組織，請她來幫忙，她馬上就來了。 

 

那你說要到有這種交情，一定是之前一起經歷過了很多事，那在經歷過了那

些事情的過程當中，培養彼此的互信跟默契。那我另外一個朋友現在是在中研院

法律所，是我的同事，他叫蘇彥圖，他是...他幾年前從哈佛大學拿到法學博士回

來，那我跟他是從高中同學、大學同學，大學一起搞社團、一起搞學生運動、一

起走到今天，今天在很多事情上面我還是會問他的意見，他是一個腦袋非常非常

好，文筆也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法律學者，那我到現在有很多困難的事情我會想跟

他商量，那也就是那種彼此相互理解跟信任的基礎。 

 

那至於說在這整個過程當中，曾經受的傷害，感覺到背叛的，我覺得那個都

不足為外人道啦，因為有的時候在那個當下你會覺得很痛，但是我覺得把眼光放

遠一點，用比較寬容的態度來面對，我個人會覺得說對你們想要達成的理想跟對

當事人本人來說，都會是一個比較正面積極的態度。 

 

主持人：沒錯，對呀，這邊我們也歡迎那個國昌老師可以上PTT，其實你只要援

尋你的名字的話，其實是可以看到很多的鄉民為你的加油打氣這樣，所以當你累

的時候，歡迎來PTT上面坐一下這樣，好，不過雖然說歡迎來PTT上面坐一下，

可是這位鄉民還是要繼續再補你一刀，他是說那個就是6月的時候，當時島國前

進和割闌尾有合辦雙湖音樂祭嘛，然後當時您被拱唱童話這首歌，然後接下來就，

他說感覺你因為很緊張，所以開頭唱得不是很好聽，所以他問說你回去之後是否

有苦練，那以後有沒有機會聽到你唱別首歌曲。 

 

沒有，那天我自己是...是我不好啦，我必須要說是我不好，因為我本來想說

幫那個活動promote，那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說就陪陳為廷唱，因為我知道陳為

廷他很會唱歌，那結果沒有想到那天的場面是這個樣子，那其實我覺得也沒有什

麼關係啦。 

 

主持人：不會啊，當時場下很high啊，我覺得很棒啊，很好玩。 

 

不過嗯...其實我...嘖，這樣講好嗎，(老師笑)，其實我唱歌滿好聽的，(現場



笑)，那那一天我會覺得沒有什麼關係是說，因為自己就...就做了那個承諾，還那

麼漫不經心，那因此後來被大家笑說我走音，我覺得那個都是很公平的事情。 

 

主持人：顯然我們看到黃老師不服輸了，那我們可不可以代表PTT的鄉民邀請老

師在事後為我們唱一首歌，(黃老師笑)，您可以自拍上傳，我們來發給大家看。 

 

大概，我...嗯...我不太跟學生有什麼課堂以外的活動，那只有少數的兩三次

的例外，那真的有人聽過我唱歌，真的有人聽過我唱歌，我剛剛跟各位說…… 

 

主持人：顯然老師在繼續證明說他真的唱得很好聽。 

 

對，我歌唱得不錯不是在吹牛。 

 

主持人：那接下來我們進入幾題比較快問快答的，首先第一個，還是有鄉民問說，

老師你有沒有打算要加強唱歌的部分，不過老師剛才已經有回答，您唱歌很好

聽。 

 

我不敢說很好聽，但是還不錯。 

 

主持人：那第二個想問說老師你有特別喜歡的動物嗎？ 

 

狗狗。 

 

主持人：那老師你有沒有不喜歡吃的食物？ 

 

苦瓜。 

 

主持人：那你最喜歡吃的料理是什麼？ 

 

麻婆豆腐。 

 

主持人：老師你最主要的休閒活動是什麼呢？ 

 

現在嗎？ 



 

主持人：對。 

 

現在真的不知道。 

 

主持人：看起來好像是，是沒有休閒活動還是不知道休閒活動是哪一個？ 

 

如果有時間的話啦，我就會想去...去打打網球，流流汗。 

 

主持人：瞭解，那還有一位鄉民問說，聽說老師會跆拳道，是真的嗎？ 

 

對，我會。 

 

主持人：那您是，您現在是哪一個等級的？ 

 

不太算啦，因為我小學的時候，學跆拳道就一路學到黑帶，就從白帶開始學，

黃帶、藍帶、紅帶、紅黑帶，然後就上段了，但是那個就是小學生在學的，到了

國中以後，因為課業的壓力就停止了。 

 

主持人：那到目前為止還記得嗎？ 

 

因為我到國中以後就不跟人家打架了(現場笑)，所以你問我說現在記不記得，

我不知道，那小學的時候真的是一天到晚跟人家打架，所以你問我有沒有用，以

小學的經驗，我會跟你說非常有用，但是我現在...但是現在真的就不知道。 

 

主持人：那下一個則是問說老師您會什麼樂器嗎？ 

 

小學有...小的時候有學過鋼琴，那鋼琴大概學了兩年多有吧，但是後來因為

我沒有耐性，因為彈鋼琴要相當有耐性在上面學，那學到兩年多以後，那個曲目

的困難度一下增加滿多的，就是說你可以彈一些好像比較通俗的歌，像理查克萊

德曼的歌(e.g. 夢中的婚禮)，那但是你要再上一層的話，那個要很多練習，那可

是我那個時候把時間全部都拿來玩了，打棒球啊、打跆拳道，就沒有耐心繼續學，

所以你現在問我，忘得差不多。 

 



但是真的讓我痛苦的回憶，是我會的第二項樂器，就是打鼓，因為我那時候

高中的時候是建中樂隊的，那建中樂隊我們那個時候，高一的時候會選打擊組的，

我必須要說建中樂隊的打擊組是一個滿驕傲的組別，因為在高中的時候你的身材

要好，走路的姿勢也要好看，就是要夠高、夠挺你才能，而且你的節奏感要非常

的好，你才能被選進建中的打擊組，那進入打擊組以後，當然我們一方面有學打

鼓，但另外一方面，因為我會彈鋼琴，所以被分配到的樂器就是木琴、鐵琴那個

樣子。 

 

但是打鼓這件事情我一直很有興趣，那為什麼說這件事情給我造成很大的創

傷，因為我高三畢業到大一新生入學的時候，那年夏天我事實上是花了不少時間

在...在精進自己的爵士鼓，那我那個時候，大一的時候我其實大學最想參加的社

團不是學運性的社團，是台大有一個熱門音樂社，他們在小福有辦新生的招募，

那我那個時候是，真的是滿腔熱血的就去新生招募的地方，看他們表演，然後跟

他們接觸說我要參加，結果他們看我的表情就是一副，你根本是不是我們這個世

界的人，他們可能覺得，就覺得我可能很呆，然後跟他們那種很酷、會玩band

的人就不是同一個style的人，所以他們對於我冷漠的程度，我都不曉得要該怎麼

樣形容，所以我那天…… 

 

主持人：原來有受過這樣的創傷。 

 

對對對，就吃了一個冷冷的閉門羹以後…… 

 

主持人：就再也不打鼓了嗎？ 

 

就再也...就再也不打了。 

 

主持人：好，那目前主持台這邊有收到那個鄉民現場的提問，那目前這位鄉民想

要問老師的幾個問題，第一個是想問老師說，在這次的美國巡迴，有沒有哪些讓

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這次其實去美國，對我個人來講比較主要的目的是，謝謝在美國的一些台美

人，他們一方面在太陽花運動期間對我們的支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其實他們過

去這幾十年對於臺灣整個民主運動都有相當大的貢獻，那你跟他們接觸的時候，

你真的會感動，所謂真的會感動是說，他們事實上住在美國，某個程度上已經是



美國人了，但是他們真的很關心臺灣，而且為了關心臺灣，他們願意做很多付出

跟很多努力，那在跟他們互動的過程當中，或許他們的一些觀念你未必百分之百

贊同，但是他們愛護臺灣的那顆心跟願意為了對臺灣的愛所做的奉獻，是你不得

不感動的。 

 

那你說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對我來講應該就是在D.C.的那場演講，那因為一

開始可能本來場地的關係，所以有造成一些紛擾，那我會覺得他們其實滿...受了

很多委屈啦，因為他們只是想辦一個活動，結果被搞成那個樣子，但是最後的結

果我覺得在Johns Hopkins辦也ok，那只不過說我覺得那個事情，在D.C.場地的

事情而言，我會比較難過的事情是說，嗯...它對於臺灣在知道這件事情的人而言

的國際形象不是一個好事，因為那個session不是只有我，是後面還有一個美國

教授，最後還有一個學生的panel，那本來那三場活動就是一起要在僑教中心辦，

結果僑教中心最後核的是，後面兩場都准了，那只有我那場不准，那就弄得他們

很尷尬，他們不曉得該怎麼辦，那我本來是跟他們說，那沒有關係，他們後面兩

場准的，你們就繼續在僑教中心辦，那只有我第一場不准的話，你們看要安排另

外的場地或是取消，其實我都沒什麼關係。 

 

那只不過說怕給聽眾造成困擾，所謂給聽眾造成困擾是說，如果第一場我的

他們在A場地辦，那其他兩場在B場地，就是其他的兩場一樣在僑教中心辦，那

對於那些聽眾來講，他們到底要怎麼跑，他們先來A場地聽我演講，那完了再跑

回去僑教中心聽另外兩場演講，還是說你必須要逼著本來對這場活動有興趣的人

分成兩邊，就是有興趣來聽我演講就來聽我演講，但是你時間上面絕對趕不去僑

教中心聽第二場演講，所以最後他們處理的方式是，後面那兩場也一起就陪我移

著場地，到那個Johns Hopkins去。 

 

主持人：原來如此，好，因為時間關係，實際上我們是還有許多許多的提問，然

後不過因為時間關係，可能來不及提問完了，那不過在剛剛的這樣的過程之中，

老師有分享了，像是說他過去的這些經驗，還有分享了許多的心事，還有分享說

現在正在做什麼事情，以及說明說島國前進現在正在進行的計劃，以及說眾人怎

麼參與，那因為老師在預告片裡面有提到說，就來一堂這樣線上的公民課，目前

在我們的鏡頭前面現在有許多的鄉民現在正看著老師，那之後我們也會把這些影

片就是剪出來之後，上字幕，然後繼續分享給大家，所以我們想請老師在最後的

時間，看可不可以給我們鄉民一段話，看你想跟鄉民說什麼都可以。 

 



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跟參與，可能對於各位鄉民來講，平常已經很活躍的，

在PTT的板上、在臉書上、在網路的空間當中發表很多意見跟看法，那我會給各

位的第一個建議是說，在接下來很多關鍵性的政治權利的行使上，所謂政治權利

的行使上我指的是各位的參政權，不管是選舉或者是今天有人發起罷免的活動或

是有公民投票的活動，我真的會鼓勵各位，就是除了鍵盤以外，真的要站出來行

使自己的權利，那理由是說目前臺灣除了在政治面上面，有很多在社會政策面上

面存在很多世代正義的問題，所謂世代正義的問題是說，老一輩的政客他們處理

不好，最後那個爛攤子其實會交給現在這一代新的年輕人來加以承擔。 

 

那為了要去避免或者是減緩這個現象，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想辦法改變，就是

現在的年輕人投票率太低的問題，就是說當你對這些老的政客他們做的事情你很

不爽，那你會花很多的時間去幹譙他們，但是可能更重要的事情是說，你必須要

善用自己手上有的政治權利，去參與這一個政治決定的過程，去改變他們，而且

可能不是只有你自己，你應該要去號召你旁邊的朋友，大家一起站出來行使這樣

的權利，因為當你不站出來行使這樣子的權利的時候，你們的未來事實上就是由

另外一群人在加以決定。 

 

那因此你說現在的年輕人，我必須要強調，就是說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絕對不

是只有選舉或者是形式上面的那些民主活動，你可以有各式各樣非常多元的參與，

譬如說你很關心的事情辦了公聽會、辦了聽證會，你去表達你的意見或者是看法，

都非常的好。那但是實際上面政治權利的行使這件事情還是相當的重要，特別是

今年年底的選舉也好，2016年的選舉也好，2018年、2020年，這幾場選舉一直

選到2020年，我會覺得對整個臺灣未來的變化，會產生相當關鍵性的影響。 

 

我不管說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就是說你欣賞國民黨，認為國民黨裡面有人

可以改革，或是你真的覺得這個政黨沒有救了，你支持民進黨，甚至你願意去支

持新興的第三政治勢力，都好，就不要放棄自己投票的權利，因為在很多西方民

主國家當中，不管是前一段時間還是現在，可以看到的是說，當年輕人投票率普

遍是下降的時候，對於年輕人他要掌握自己這個世代的未來，是一件非常不利的

事情。 

 

主持人：好，那謝謝老師這樣送我們一段話，在今天的這場活動之中，我們會需

要特別感謝的，首先第一位是我們的站長okcool，在他的大力協助之下，然後讓

我們有機會辦這個活動，那第二個要協助的則是我們PTT鄉民有約的義務執行團



隊，在這段過程之中，很多人利用下班的時間或是假日的時間，然後來幫忙協助

活動的企劃，然後或者是跟老師連繫，然後或者是進行各式各樣其他的後勤的部

分，那另外在這邊的話也要公開的感謝沃草的直播團隊，然後來協助我們直播，

以及也要感謝LIVEhouse.in提供我們直播的平台，那最後我們要謝謝黃國昌老師

今天來到這邊和許多的鄉民對話。 

 

謝謝你們，謝謝你們，大家辛苦了。 

 

主持人：謝謝老師。 

 

謝謝你們，謝謝。 

 

主持人：那我們一起跟鄉民謝謝這樣子，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所以ok了。 

 

 

 

 


